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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越剧人生
王文娟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 ! ! ! ! ! ! !"#!上海小姐"的外号传开了

改戏改人改制后，要求各剧团演出剧目
必须积极配合政治形势。!"#$ 年 !% 月 !&

日，玉兰剧团上演了《信陵公子》，剧本以郭沫
若的话剧《虎符》为蓝本，配合宣传抗美援朝，
表现了邻国之间“唇齿相依，存亡攸关”的主
题。徐玉兰演信陵公子，我演如姬，徐慧琴饰
魏王，陈兰芳饰平原君夫人，周宝奎饰太妃，
筱桂芳饰晋鄙，贾灵凤饰须贾，钱妙花饰侯
嬴。演出后受到评论界和观众的好评，连演连
满一百三十八天共二百五十六场，创造越剧
剧目连续上演日最长纪录。

'"()年，越剧界决定组织联合义演，捐献
一架“越剧号”战斗机，剧目有《杏花村》《梁祝
哀史》等。接着我们又排演了《白毛女》，我演
喜儿，钱妙花饰杨白劳，徐慧琴饰大春，筱桂
芳饰穆仁智。决定排这个戏时，我还是颇有些
顾虑的，那时正逢“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
官僚主义）运动，各家剧团纷纷上演现代戏，
但生意都不太好，“白毛女”的故事大家都熟
悉，还拍了电影，观众没有新鲜感，会卖座吗？
没想到演出后，票房居然很好，基本上场场客
满，观众的反应也十分强烈，每次演到杨白劳
喝卤水自杀时，台下总是不时传来抽泣声。

!"(%年，北京总政治部计划模仿苏联体
制，把全国比较有影响的剧种集中在一起，成
立“中国大剧院”，在原有的歌剧队和舞剧队
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个京剧队、一个评剧队和
一个越剧队。那年 *月，总政派文工团副团长
史行、剧作家黄宗江和总政歌舞团的兰茜三
人，南下上海寻找一个合适的越剧团，条件是
成员年轻、政治上单纯、业务好。史行等人在
上海文化局戏改处了解情况后，经过一些初
步接触，最后把目标锁定在玉兰剧团上。

史行和黄宗江找我和徐玉兰大姐谈，他
们说，总政要成立大剧院，将来还会建造自己
的剧场，你们越剧团也能经常回上海演出。我
和玉兰大姐本来就对解放军抱有好感，当即
拍板同意。

到了北京没几天，就赶上“八
一”建军节，在先农坛举行第一届
全军体育运动大会。开幕式排练
时，我和玉兰大姐发现别人都穿
着统一的军装，只有我们的团员
穿着自己的衣服，走在队伍里显
得特别“扎眼”。我们刚到部队，还

不算正式军人，穿军装不合适，临时做服装又
来不及，大家一商量，决定统一穿白衬衫蓝裤
子，女同志头上戴一个蝴蝶结。开幕式那天，
我和玉兰大姐在观礼台上，第一次看见了毛
主席、周总理、朱德总司令等，特别兴奋。当我
们的“蓝白军”走过主席台时，首长们发出一
阵议论声，纷纷打听：“咦，这是什么部队啊？”
有人介绍说，这是刚从上海来参加总政的越
剧团小妹妹，首长们笑着说：“哦，原来是一支
‘上海小姐’的队伍啊。”从此，我们这个“上海
小姐”的外号就传开了。
刚到北京的时候，考虑到我们刚参军，一

时不能适应部队生活，总政特意租下了一座
小旅馆供我们单住，并调来宁波籍干部胡野
檎担任越剧队队长，语言上便于和我们沟通。
总政还为我们配备了文化和音乐教员，上午
出操，下午学音乐学文化。记得第一堂音乐课
是学习简谱，老师写出“(（唆）”，问我们是什
么音符，有一位同志忙举手答道：“我知道，是
五！”引来哄堂大笑。
大家都是年轻人，很快就融入了新生活，

不但适应了部队的作息规律，学会了看简谱，
还学会了跳交谊舞。对于跳舞，我们一开始十
分抵触，觉得演戏就演戏，干吗要学跳舞呢？
胡野檎队长耐心做我们工作，说总政各文工
团之间经常交流联欢，或是接待外宾，交谊舞
是一种社交礼仪，我们学跳舞时，他还亲自打
鼓为我们找节奏。
进总政后不久，我们开始排演带去的两

台大戏《梁祝》和《西厢记》，演出后总体反响
不错，大家也提了一些意见。剧作家宋之的先
生觉得《西厢记》原来的剧本不太理想，经他
修改后，由总政文工团团长陈其通负责重排。
陈团长是四川人，从小参加革命，为人直爽，
管我们这些文艺兵叫“小鬼”，每次看完演出，
总会招呼我们：“小鬼们，走，消夜去！”于是大
家一路谈戏聊天，有说有笑。听我们说上海
话，他也跟着说，突然冒出一句“阿拉白相
起”，我们笑他上海话说得像外国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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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这个女人，她就是这个度假村的
女老板姚燕，是这一带出了名的交际花。”辖
区民警小杨说道。
透过望远镜，院子里出现了几个浓妆艳

抹的妖艳女子，一看就是三陪小姐。见二愣子
和女老板缠缠绵绵抱在一起，小姐们过来将
二愣子从姚燕的身边拖开，对他说
道：“吃了豹子胆了，敢欺负到我们老
板头上了，你难道不知道燕姐是从不
陪客的？”“你们这是干吗呀？”二愣子
有些火了，拉开嗓子吼起来，眼睛瞪
得黑桃大小。“他是我的男朋友。”姚
燕对小姐们说道。

一个小姐说道：“哦，原来是这
样。第一次听燕姐说有男朋友。今天
我们该庆贺一下。姐妹们，你们说怎
么庆贺？”另一个小姐说道：“要不今
晚燕姐就别让我们接客了，放一晚的
假。我们好陪二愣哥玩玩麻将，赢了
算我们的，输了算他的，怎样？”“好，
好呀。”其他几个小姐爆发出一阵惊
喜的叫声。“好，今天老子高兴，我就
陪你们玩一把。玩到我口袋里的钱光
了为止。”二愣子一副大款的派头。
“姐姐我今天高兴，放你们一天

假，结束后，我再让二愣哥请你们一起跳舞怎
样？”燕子的话一出口，耳边便传来女人们一
阵浪荡的欢呼声：“好，太好了。”
接着，燕子娇滴滴地在二愣子耳边说道：

“行吗？二愣哥？”“你的话就是圣旨，我哪里敢
违抗？”二愣子边说边用手搂住燕子的腰。接着
我们看见那几个女子陪着二愣子打起了麻将。
这种隐藏在山里的度假村，名义上是度

假村，其实是一些罪犯消遣享乐、小姐暗娼泛
滥之地。“什么时候动手？”我问刘声涛。“现
在人多，不急。”“那何时动手？”小张着急地问
道。“现在动手，小姐们如果知道二愣子被抓，
不知她们中是否与本案的要犯有关？一旦消
息传出去的话，不就打草惊蛇了吗？我们只有
耐心地等候，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将其密捕。”
守候开始了。没想到二愣子和几个女人

真能玩，一玩就玩到了凌晨两点。
麻将结束后，草屋传来快节奏的打击乐、

透过竹笆墙，我看到二愣子和那几个披头散
发的妖艳女子，在旋转着五颜六色的霓虹灯

下群魔乱舞摇晃的身影，同时还听到男人和
女人的歌声、笑声和打情骂俏的声音，直到夜
里三点舞会才结束。
只见二愣子搂着醉意朦胧的姚燕进了一

间草棚卧室，接着那个草棚的灯很快就灭了。
刘声涛对另两名队员说：“我们兵分两

路，我和钟语琳继续在此等待外，其余的人全
部赶到三岔路口等待，二愣子一旦
出来，我会马上通知你们，同时我和
钟语琳紧跟其后，这样我们两头堵
截，他必将成为我们的瓮中捉鳖。”
“明白，队长。”两名队员出发了。

我们监视的目标此刻漆黑一
片，森林里不时传来一阵阵野兽的
吼叫声，听得我一阵毛骨悚然，本来
早就困得睁不开眼睛，此刻睡意全
无了。熬夜已成了我们的家常便饭。
开始有些犯困，越到后半夜，我会变
得越精神。
起风了。山风袭击着我，令我一

阵颤抖。刘声涛把他身上的衣服脱
下了披在了我的身上。

这时，我感到小腿上奇痒无比，
不摸还好，一摸吓我一跳，我的手竟
然摸到了一条软绵绵的东西。“蚂
蟥！”我叫了起来。刘声涛过来一把

捂住了我的嘴。然后小声地对我说：“别怕。我
来帮你。”他说着弓下腰往蚂蟥身上吐了口口
水，然后再用手拽住蚂蟥，蚂蟥便从我的腿上
掉了下来。我吓得闭上了眼睛。蚂蟥虽然被拽
下来了，但被它叮咬过的部位却不停地流着
血，又红又肿、奇痒无比。
这时，草棚门口突然有闪亮的灯光，接着

是：“突、突……”的摩托车声。“二愣子。”刘声
涛小声地对我说道。灯光后我看到二愣子骑
在摩托上。这时，从草棚里走出了披头散发睡
眼蒙眬的女老板。只见她走到二愣子面前，娇
气地说道：“明天下午，我等着你。”“美人，昨
晚把你伺候得怎样？”二愣子一副挑逗的口气
对她说道。“爽。人家还想你多陪一会……”女
老板靠在二愣子身上撒着娇。“难怪说女人三
十如狼，四十如虎。一点不假。”二愣子搂着怀
里的女人放荡地说道。“我等你，别忘了每天
来看我。”是女老板低吟的声音。二愣子看了
女人一眼上了摩托车。他踩了一脚油门，“哄”
的一声，二愣子一溜烟向山路驶去。


